
一　「被動右派」與「主動右派」

1957年，有一百餘萬人被劃為右派份子或準右派份子。其中一部分人屬於

「被動右派」，一部分人屬於「主動右派」。

「被動右派」指右派中的一部分人，他們是在1957年5月1日至6月7日的「整風

運動」期間並無任何可以指摘的言行，卻被反右運動的各級領導者認定為右派的

人。「被動右派」又可以分為兩個類型。一是大體上符合中共中央制訂的右派標

準的人，這些人雖然沒有在「整風運動」中公開亮相，但過去或者私下z可能說

過一些不中聽的話，被領導、同事、同學，甚至配偶、子女揭發出來。另一個

類型是根本不符合中共中央制訂的右派標準的人，僅僅因為本單位領導不喜歡

或者為了湊右派人數比例而被圈定。

「主動右派」指右派中的另一部分人，他們是在「整風運動」期間確實有所言

論、有所主張、有所行動，甚至有所組織的人；還包括在6月8日——「整風運

動」已經轉變為「反右派鬥爭」——之後才「跳出來」的人，其中一些人是有良知的

中共黨員幹部，他們公開表態反對中共領導人的背信棄義，為救人而己溺。前

者如北京大學「五一九運動」的關鍵人物陳奉孝，他坦承：「我是這次運動中的積

極參加者和組織者，我發起創立了自由論壇⋯⋯」1。後者如中國科學院的黨員

幹部許良英，看到「一個多月來天天以大量版面報導各地各界人士對共產黨的各

種尖銳批評意見的《人民日報》，這一天完全變了臉，從社論到第8版，擺開了對

那些批評意見進行全面反擊的凶狠架勢。⋯⋯我怒不可遏，認為這會使黨失信

於人民，⋯⋯於是就以『捍0毛主席路線』的忠誠黨員自居，公開反對反右派鬥

爭」2。

「主動右派」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右翼知識份子」、修正主義者、維權者。

「右翼知識份子」要求調整政府構成和執政模式，修正主義者要求改變執政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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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路線，維權者的N眼點則是維護人權（首先是人身權利，以及各項政

治、經濟、社會權利），反對執政黨及其官員對於人權的肆意侵犯。儘管他們的

政治主張和具體要求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不滿現狀，要求變

革。限於篇幅，本文僅討論「主動右派」的一種類型——修正主義者，旨在揭示

「主動右派」光譜中的一個歷史面向。

二　毛澤東心目中的修正主義者

毛澤東在1957年5月15日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把「右派」分為「社

會上的右翼知識份子」和「修正主義者」。他寫道：「我黨有大批的知識份子新黨

員（青年團員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確實具有相當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也就

是說，他心目中的「修正主義者」既有「括弧z面的『共產黨人』，即共產黨的右

派」，又有為數更多的青年團員的右派3。事實上，「主動右派」中的修正主義者

類型，還應該包括大多數非黨非團的大學生右派。到1957年，共產黨掌權已經

八年，院系調整、「取締資產階級偽科學」已經五年，新一代大學生是「在紅旗下」

接受教育和形成世界觀的，儘管他們「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以及富裕

中農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百分之二十」4，但他們與「右翼

知識份子」已經失去了精神上的血脈關係。

毛澤東說：「他們（修正主義者）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份子互相呼應，聯成一

起，親如弟兄」5，這是不符合事實的。錢理群後來曾注意到：「值得注意的是，

鳴放中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後來成了大右派的章伯鈞、羅隆基，以至儲安平

等的言論，在大學校園內都沒有引起甚麼反應。」6林希翎就很看不起上層的「右

翼知識份子」。她說：「現在的『鳴、放』只是上層，這是不行的，我看上面的是

老頭子，不大膽，世故深，不敢說，為了鞏固他現有的地位，不敢和共產黨鬧

翻，要廣大群眾討論提出意見，再綜合起來，這是理想的。」7修正主義者之所

以不怕和共產黨鬧翻，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也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是一

家人，家z人吵架，不需要有顧忌。

反過來，「右翼知識份子」對於大學生右派在言行上的肆無忌憚，則是憂心

忡忡。在著名的「六六六」會議8上，費孝通說：現在各大學的學生都起來了，情

緒激烈，事情很容易擴大。三百萬軍隊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黨在群眾中

的威信也就完了。曾昭掄說：他們上街，市民就結合起來，問題就鬧大了。這

次整風可能黨的估計有錯誤，黨可能認為高級知識份子問題多，青年學生一定

不會有甚麼問題，結果恰恰相反，弄得很被動。章伯鈞說：大學生這樣鬧下

去，說不定會發生匈牙利那樣的事件。錢偉長說：現在的情況要收也容易，只

要民主黨派站出來說話就可以9。葉篤義在四十多年後回憶，與會者「擬提議由

民盟出面做學生工作，使各校的局勢穩定下來」，他們想約請周恩來共同探討如

何平撫學生的情緒，「我一直守在電話機旁（等周的回音），等到半夜，最後知道

這個建議遭到總理拒絕了」bk。

毛說修正主義者「跟

社會上的右翼知識份

子互相呼應，聯成一

起，親如弟兄」，是

不符合事實的。修正

主義者之所以不怕和

共產黨鬧翻，是因為

他們自視為馬克思主

義者，和共產黨是一

家人，家�人吵架，

不需要有顧忌。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07年8月號　總第一○二期



48 百年中國與世界 三　兩類修正主義者

本文所說的修正主義，是指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正主義，按照一般的政

治思想分類，仍然屬於左翼的範疇，即比中左翼的社會民主主義還要偏左一

點。修正主義者主要包括兩類人——像林希翎、譚天榮這樣的「五一九」學生運

動的骨幹份子，像李慎之、劉賓雁這樣的黨內知識份子右派。

我們現在知道，毛澤東在〈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上的講話〉批判的「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份子幹部」中包括李慎之。毛指控他們

「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採用西方資產

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bl

但是，李慎之等人的言論在當時的報端上並沒有披露。劉賓雁等人從實踐中總

結的理論新觀點，則是在給毛澤東本人的上書中流露的，一般群眾是不知道

的。因此，當時「主動右派」中修正主義者的代表性觀點，是由林希翎、譚天榮

這樣的大學生在「五一九運動」中公開表述的。

林希翎1935年生於上海，本名程海果，194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3年

以調幹生資格進入人大法律系讀書。林希翎是她第一次發表文藝評論時所用的

筆名，來源於當時三位活躍的文藝評論家林默涵、李希凡和藍翎。從這個筆

名，大體可看出林希翎當時的思想傾向。青年林希翎的思想背景有兩個來源：

一是當時流行的教育思想（以毛澤東思想為主），二是當時的蘇聯文化。⋯⋯由

於特殊的經歷（林希翎曾和當時團中央書記胡耀邦的秘書談戀愛），她有機會

讀到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這個報告改變了

她的許多看法。謝泳寫道：「在1957年，一個20歲出頭的大學生能表現出這樣的

思想鋒芒確實很不容易，因為她是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成長的。對當時的自由

主義知識份子而言，1957年的言論只是他們過去思想的自然發展而已，比之於

40年代的言論，似乎並未提供甚麼更新的東西；但對於在封閉環境中成長的林

希翎來說，她表現出的衝破單一思想模式的勇氣和能力，是學生右派中比較有

代表性的。」bm林希翎在〈在北大的第一次發言〉一文說bn：

我有很多問題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鐵托演說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認為個

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所有社會現象都有

社會歷史根源，斯大林問題絕不是斯大林個人的問題，斯大林問題只會發

生在蘇聯這種國家，因蘇聯過去是封建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國也是一樣，

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傳統。我覺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認為我們現在

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是的話，也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

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是不民主的，我管這個社會

叫做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為一個

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到林希翎思想的主要來源與基本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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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九」學生運動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生譚天榮的思想

狀況，與林希翎大致相同。他說：「社會主義這是我們自己的理想。完全不需要

從外面輸入進來。可是現在這些現象，我們反對的那些東西，不是社會主義本

身，而是對社會主義的歪曲。用哥穆爾卡的話來說，我們要反對的是那種把威

信建立在血、牢獄與欺騙的基礎之上的本國版的貝利亞主義。」bo又說：「『個人

崇拜不能僅僅限於斯大林個人，個人崇拜曾經是流行於蘇聯的一種制度，而且

它大概曾經移植到所有的共產黨以及包括波蘭在內的一些社會主義陣營國

家。』⋯⋯在波蘭事件以前，我們可以設想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馬克思主義政

黨的領袖可以這樣說嗎？然而在波蘭哥穆爾卡是真正的人民領袖，可以不可以

提出這樣的問題呢？在中國人民面前，有不有一次波蘭式的變革，我覺得這才

是問題的關鍵」bp。

顯然，林希翎、譚天榮等學生右派的思想資源，不是來自孫中山、梁啟

超、胡適、張君勱、梁漱溟，也不是來自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而是主要

來自赫魯曉夫、哥穆爾卡（Wladyslaw Gomulka）、鐵托（Josip B. Tito）。毛澤東

在1957年初就說過：「在一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

也很吃得開。⋯⋯他們隨N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

大民主。」bq對於譚天榮來說，「五一九運動」是社會主義的「復歸」運動——「私

有制向公有制的復歸、教條主義向馬克思主義復歸、『三害』向民主復歸。」br他

在運動中倡議建立「黑格爾——恩格斯學派」，他說：「對於我，只有恩格斯才是

絕對權威，⋯⋯正是恩格斯教會了我怎樣生活、工作和戰鬥，⋯⋯我便要把自

己培養成恩格斯那樣柔韌，堅定而又深遠的人。」bs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古稀之

年的譚天榮分析了「自己成為右派的三個原因：中學時期形成的『保爾情結』；未

名湖畔北大人的對我的潛移默化；以及自學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的心得體

會」。他表示：「我至今仍然堅信馬克思主義。而且，我所堅信的馬克思主

義，⋯⋯是以剩餘價值學說和歷史唯物主義為中心的『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正

是由於這種信念，我與我國改革開放以後的思潮格格不入」bt。

對於大學生中修正主義者的思想背景，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馬寅初看得很清

楚。他說：「以前幾年學生都聽黨的指導和蘇聯專家的指導，學習馬列主義一系

列的文件和書籍。有的學生是模糊的，有的學生是認真研究的。那些認真研究的

學生，將馬克思的學說，以及唯物辯證法等等，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等等，研究

出新的道理出來了，認為馬克思主義和一切學術已經過時，認為蘇聯的社會主義

革命完全錯誤，就開始不信了。」「對馬列學術研究有素，對蘇聯社會主義革命認

識清楚的學生，敢鳴敢放，批評黨領導教育部門的錯誤與黑暗。其他平素模糊的

學生，亦恍然憬悟。」中國人民大學英語教授許孟雄說得更加一針見血：「共產黨

所希望的人民大學，是要一窩蜂一般。那些學生經過黨的指導，馬列主義的教育

成功以後⋯⋯能飛往各地去螫人。」「但這群蜂在蜂窩z看到不妥，變了質，不願

螫人，反要咬製造蜂窩的主人。那是共產黨沒有想到的。」ck

由於列寧是反對修正主義的，所以在1957年並沒有甚麼人以修正主義者自

我標榜，但當時修正主義的名聲還不像後來那麼壞。譚天榮說：修正主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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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百年中國與世界 絕對不可避免的，普列漢諾夫（Georgi V. Plekhanov）和列寧也「修正」了馬克

思主義cl。嚴仲強說：「現在修正主義這個用語的意義很不明確，它和創造性的

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在某些方面有些混淆。」cm龍英華說：「現在是走誰的路，

是斯大林路線和南斯拉夫路線誰勝利的問題。鐵托、陶里亞蒂、毛澤東、赫

魯曉夫是現階段的馬克思主義的代表」cn。作為斯大林教條主義的對立面，他把

毛澤東與國際上的著名修正主義者並列在一起。毛澤東本人無疑是一個勇於修

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修正主義者。小修正主義者譚天榮曾天真地說：「（我）不

懷疑毛主席也永遠支持我們」co。然而，小修正主義者們所不理解的是，基於帝

王心態，毛認為老子怎麼「修正」都可以，「娃娃」們要「修正」，就是右派，就要

專政。

四　修正主義者的主要觀點

1957年「娃娃」們主要的修正主義觀點，就是鼓吹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和人

權。北京大學一篇佚名大字報稱：「這次民主運動，主要的是一次群眾在擁護社

會主義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爭取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運動，是青年人掙

脫一切束縛，爭取思想解放的啟蒙運動，是東方文藝復興的序幕。『五．一九』

的重大意義，將為歷史所證明。」cp葉於泩寫道，一切社會都有民主；民主化是

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社會主義公有制，按其本性說，要求它的上層建築具有

高度的民主性；社會主義民主是最高類型的民主；必須擴大社會主義民主，首

先建立起一個民主自由的輿論來。cq龍英華提出：「我們有了一個社會主義工業

化，還應有個社會主義民主化（也訂出五年計劃來）。『民主長一分，生產長一

寸』！現在農村民主化，實行選舉。工廠學校應向農村學習。」cr王國鄉說：「社

會主義的靈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沒有這社會主義就會枯萎，⋯⋯我們要求健全

社會主義法制，爭取民主，保障人權和精神人格的獨立這就是我們鬥爭的目

的。」cs譚天榮一篇文章末尾的口號是：「自由、民主、理性、人權萬歲！」ct經

過反右運動的殘酷打壓，同樣的口號，要等到1970年代才由李一哲和任畹町等

人再次公開提倡。

「右翼知識份子」談民主，談法治，談立法，談監督，但很少談特權階級（階

層），這是他們與修正主義者的一個重要差異。可以說，特權階級論（或新階級

論）是「娃娃」們的修正主義的理論核心，而這一觀點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

級和階級鬥爭理論基礎之上。龍英華說：「在社會主義中，說有新階級，即是修

正主義。但是有階層，揭出這一點是有好處的。」dk譚天榮說：「在周大覺看來，

現在人民內部矛盾主要是領導者與群眾的矛盾，具有階級矛盾的性質，我覺得

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運用的一次嘗試」dl。特權階級論（或新階級論），萌芽

於盧森堡（Rosa Luxemburg），成形於吉拉斯（Milovan Djilas，又譯德熱拉斯）的

《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一書dm。吉拉斯的書1957年在美國出版，中

譯本於1963年內部發行，「五一九運動」的參與者可能聽說過他的觀點，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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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看過他的著作，但是，中國大學生們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得出了與吉拉

斯大致相同的觀點。

周大覺以「一個自幼耕讀，掙扎，受地主，也受新階級壓迫者」的名義寫

道：「隨N舊階級的消滅，新的階級又起來了」，「社會地位，憲法上名義上規定

公民一律平等，然在日常生活中各種待遇（不論工作、學習、遊玩、吃飯⋯⋯）

均論等級，顯易可見不平等，一個小小的黨支部書記可以呵斥直到無辜的鬥

爭，施以肉刑（變相的），這和封建統治者對農民的態度有何區別？」「官官相附

（例如魏巍所揭露的）可見已開始自覺地形成一個社會集團，他們互相支持、包

庇，有共同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等特殊的利益。」他呼籲「反對特權階級

的存在」，「反對新的變相的階級壓迫」dn。群學說：「問題之所在，是公有制如

何使其名符其實——就是體現在分配上的合理化（決非絕對平等）。現在，經濟

上以各種名目，照顧之類，較高級官員過多地實際地佔有社會勞動產品，此外

政治地位，人格等等的實際上極不平等，這些現象決非一個國家、一地，半載

一年存在，而是全面，長期存在。這就是『談論』所說的『新階級』的形成，它的

枝葉是在不完備的公有制的空隙上滋長起來的。決不能簡單地、唯心地『說成

是』人們的思想問題。由於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的懸殊，就必然地要產生個人

崇拜」do。岑超南說：「領導由於官僚主義不接近群眾，不相信群眾，可是領導

要工作就要有耳目，由於宗派主義，於是就找黨團員這些上層份子為耳目，特

殊階層隨而產生！」「領導深入群眾，信任群眾，與群眾商量工作自然會好，不

必特殊階層代勞了！」他的大字報的結束語是：「特殊階層，歷史使命已告終

了，安息吧！」dp

佚名的大字報說得更加尖銳：「當權者們利用革命勝利後人民對黨的無限的

熱愛與信任（甚至到盲從的程度）偷偷的將自己和勞動人民隔開了，當權者們利

用了人民對黨的迷信加上自己的權力給自己立下了各種各樣的特權（無數鐵的事

實都說明了這一點，請參看『談談』同學與『談論』同學的文章），這些特權絕不是

經濟上的報酬，還有政治、社會地位和各種制度的保證形成了一個當權集團的

整體，而且這個整體是愈來愈穩定了，誰做上官，那麼他將永遠的做官（除非犯

了反革命的罪），而且他們孩子也做官，大官的兒子是不會做堂倌和理髮員的，

有頭腦的人們！這種穩定性有世襲制度的氣味。」dq「現實生活中當權集團在生

產資料支配上具有『超群』的特權，這種特權與他們在政治上，社會地位上的其

他特權組成了一個整體，這個當權集團與勞動群眾便是現在社會主義內部的主

要對立面，目前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重大錯誤都可以在這z找到根源。這樣一

個嚴重脫離群眾的當權集團與其追隨者的存在，就是『三害』得以橫行一時的基

礎⋯⋯它們嚴重地阻礙了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目前社會主義內部主要對

立面（脫離群眾的當權集團與勞動群眾）的鬥爭與統一就是社會主義進一步的發

展。而且發展是遵從N漸變到突變的規律，因此，當人民發覺到生產關係中嚴

重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一面時，就必然要求一個根本變革。」dr對於修正主義類型

的學生右派來說，理想模式還是要「復歸」到老祖宗馬克思那z，這就是巴黎公

社式的制度，或者是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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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百年中國與世界 五　「五一九」民主運動

郭羅基指出了學生運動中的修正主義者與民主黨派中的「右翼知識份子」的

「不同」，「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思想性、理論性十分突出⋯⋯二是企圖將『大

鳴大放』擴展為一場民主運動」dt。前者是言論層面上的差異，後者是行為方式上

的區別。

「五一九運動」（這z泛指北京大學和北京各高校乃至波及全國的學生運動）

的「第一聲」，是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學「歷史系一群團員和青年」（其實只是歷

史系學生許南亭自己一個人）在大飯廳貼出的大字告示（後來被命名為「大字

報」），全文為：「青年團全國第三次代表大會，清華有代表，北大有沒有？如果

有，是誰？是誰選的？他能不能代表我們的意見？」隨後，哲學系學生龍英華貼

出一張16開紙的小字告示，其內容是：「要求開闢民主牆　一、要求取消黨委

制　二、要求取消政治課必修制度　三、開闢民主園地，讓同學給黨提意見，

幫助整風」。數學系四名學生（張景中、楊路、陳奉孝、錢如平）組成的「自由論

壇」則提出了四項主張，包括：「一、取消黨委制，實行民主辦校；二、取消政

治課必修制；三、取消留學生內定制，實行平等競爭的選拔制；四、開闢自由

論壇，確保言論、集會、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ek接下來，是中文系

學生沈澤宜、張元勳的詩《是時候了》，抄寫在兩張粉紅色標語紙上。詩中寫

道：「是時候了，／年輕人／放開嗓子唱！」「歌唱真理的弟兄們／快將火炬舉

起」，「燒毀一切／人世的藩離」，「為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el20日，譚天榮

貼出大字報〈第一株毒草〉，以後又陸續貼出第二、三、四株「毒草」。「據當時不

斷貼出的署名『無名氏』所寫的大字報《新聞公報》的『統計數字』：『從5月19日下

午到20日下午5時20分止，校園內的大字報共162張。』其實，『無名氏』的統計僅

是一日之狀，而後的情勢則已成『等比級數』上升。」em大字報這種表達方式，也

迅速地從北京大學傳播到中國人民大學等其他高校。

校園中另一種重要的表達方式是討論會、演講會、辯論會。根據魯丹的回

憶，早在5月上旬，「大學生們的心已經從書本，吸引到關心整風運動上。（中國

人民大學）校院z開始貼出各種布告：中國工業化道路問題探討會，歡迎參加。

中國農業問題研究會，歡迎發言。」到「五一九運動」之後，討論會的話題逐步升

級。「新聞系宿舍前出現了一張〈論黨有沒有危機〉的座談會廣告，約請有興趣

的同學座談討論」en。在北京大學，到5月20日晚上，「同學們已不滿足於寫大字

報，還在廣場上開展了辯論會，很簡陋，卻也很方便，搬來一張桌子，就是講

壇，誰想說甚麼就上去發表一通意見，如果想說話的人多，就排隊，而且還限

制時間，熱烈而民主。一時之間，北大校園熱氣騰騰。大家都感到很興奮。」eo

23日下午，由校方準備好大型講台（「上鋪木板，置長桌、長椅，周設鐵架，懸

聚光燈、擴音器，裝備甚好」）的辯論會在「三角地」舉行，「五一九運動」的主角

之一林希翎，就是在此次辯論會上呼籲為胡風平反而嶄露頭角。當晚，大餐廳

外牆上有人貼出大字標語：「林希翎萬歲！」ep

中國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在北京大學的辯論會上登台亮相，標誌N校際串

聯的開場。5月26日，北京市高等學校運動會在清華大學舉行，以西語系英語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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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三年級全體同學為主體的北京大學二十九名師生（包括一名教師黃繼忠），前往

清華大學，擬將北大的運動情況向與會各校作一宣講。此後，譚天榮、譚金水、

李燕生、王國鄉和陳奉孝等人又「分頭到清華、人大、北師大、北京石油學院、

北京航空學院等大學去與這些大學的學生進行了聯繫」eq。6月2日至5日，北大

六人小組（譚天榮、劉奇弟、張景中、楊路、沈澤宜、梁次平）前往天津的南開

大學等幾個高校串聯，介紹情況，發表演說，「開展『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

此外，北大學生為了擴大影響，還把油印刊物《接力棒》寄往全國各高校er。

北京大學的運動骨幹們還進行了「組織化」的嘗試。5月28日晚，由陳奉孝發

起，他和張景中、楊路、譚天榮、龍英華、王國鄉等人在未名湖畔花神廟開了「預

備會議」，商議按憲法賦予的權利，成立一個組織，譚天榮提議起名「黑格爾——

恩格斯學派」。第二天晚上，在外文樓一樓西端的階梯大教室z召開了「成立大

會」，根據張景中的建議，組織名稱改為「百花學社」。30日晚，學社骨幹譚天

榮、張元勳、沈澤宜、崔德甫、王國鄉、龍英華、葉於泩、袁櫓林、張景中、

楊路、譚金水、趙清、李燕生等人在陳奉孝的宿舍開會，推選譚天榮為社長，

陳奉孝為秘書長兼管組織股、總務股，張景中為宣傳股負責人。會議決定辦一

個刊物，張元勳建議命名為《廣場》，以體現五四時代北大的「民主廣場」這個歷

史意義。《廣場》主編張元勳，副主編沈澤宜、王國鄉、崔德甫，編委為：譚天

榮、陳奉孝、張景中、楊路、趙清、袁櫓林、葉於泩、梁次平、李燕生、張志

華、李亞白、龍英華、譚金水等人。31日，正式發表了《百花學社成立宣言》，

表示要發揚五四精神，把「五一九」民主運動進行到底es。

北京大學的「運動開始之後，除了大小字報，同學們還編寫和油印『出版』

各種小報，最初就有前面提到的《新聞公報》，以後又出了《自由論壇》和《百花

壇》，此外，還有《浪淘沙》等等刊物。⋯⋯據說，到了二十幾號，就有刊物八種

之多。」et《廣場》編委會決定把刊物鉛印一萬冊，在校內外廣泛分發。6月5日，

張元勳與崔德甫將買來的白紙三十令與稿件及封面圖案鉛版等送至北京市印刷一

廠，約定五天後（即6月10日）校閱清樣。到了10日，《人民日報》已經發布了反右

派的檄文，印刷廠奉命撕毀合同，並扣押了稿件和紙張。面對政府的高壓手段，

《廣場》編委會沒有屈服，他們決定自己動手，油印《廣場》。從18日至20日，他

們刻版三套，總共二百多頁蠟紙，「6月21日下午，我們一齊動手油印、摺頁、

裝訂」，「至次日凌晨共成五百餘冊，為策略計，未用『廣場』作刊名，只以《北大

民主牆選輯》名之」。隨即「在大餐廳東門外的空地上放一張小桌」，「人們便馬上

圍攏了來，搶購如潮」，刊物「頃刻售盡」fk。

王書瑤說：「從1957年開始，中國的重大政治運動，就一直同大字報結下了

不解之緣，其源蓋出於北大之第一張大字報，北大這第一次大字報運動。」fl不

僅僅是大字報，大辯論、大串聯、民間社團、民辦報刊，此後歷次學生運動的

多種活動樣式，都是對「五一九運動」的繼承和發揚。胡耀邦曾一度指責青年學

生在歷史上三次向中共奪權，第一次是指1957年的「五一九運動」，第二次是指

1966年的紅0兵運動，第三次是指1980年冬季的高校競選運動fm。其實，受毛澤

東、康生等人操縱的紅0兵運動與完全自發的另外兩次學生運動不可同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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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百年中國與世界 語。1980年高校競選運動與1957年「五一九運動」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但也有三

點重要的區別：第一，競選運動雖然也受到嚴厲打壓，但是胡耀邦很快便清醒

了，最終沒有在學生中抓「右派」；第二，在當時的高校學生中沒有出現尖銳的

左右分野，絕大部分學生都是改革派；第三，競選運動的骨幹已經不再對社會

主義公有制抱有幻想，他們的理想模式是民主政治加市場經濟fn。

六　超越修正主義

儘管「五一九運動」的主流意識形態是馬克思主義範疇內的修正主義思潮，

但是也有一些例外，例如轟動一時的《自由主義者宣言》。張景中當時說：「這次

運動的主流是好的，『自由主義者宣言』⋯⋯可能是不好的，但這不是主流」fo。

張元勳後來回憶：《自由主義者宣言》極為當局者所恨惡！「連後來為官方編集以

作『反面教材』的《右派言論彙集》中也不使其存在！以免那太具說服力與煽動性

的慷慨話語不僅不會被『批倒批臭』，或許還會『繼續毒害青年』，故乾脆除之務

盡，不使為死灰，恐其復燃也！」fp與林希翎、譚天榮不同，《宣言》的作者嚴仲

強表達了自己對於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懷疑：「不能簡單的由蘇聯生產資料公有制

得出人民生活中所應當有的一系列的美麗的結論。斯大林時代實際上是奴隸社

會和中世紀教會統治在否定之否定的意義上的復辟（人權的喪失，對思想異端的

鎮壓⋯⋯）。」「蘇聯的很多錯誤都可以在中國找到它的縮影。」fq

相當一部分學生右派，雖然在1957年時思想尚局限於修正主義，後來則演

變為自由民主主義者。林昭便是「五一九」精神昇華的一個傑出代表。根據陳奎

德的研究：「研讀林昭的作品，細考林昭的言行，其實，她的精神演變的脈絡是

很清晰的：她本來是一位左傾理想主義青年，經歷五七之變，被毛氏卑劣陰謀

所震撼，遂走上對中共體制懷疑之道。在煉獄的煎熬中，她苦思苦索，昇華出了

卓然芳華的自由思想，皈依了以身殉道的基督精神，獲得了神聖性的精神救

贖。」fr「五一九運動」前夕，林昭在1957年3月1日出版的《紅樓》第二期〈編後記〉

z寫道：「希望我們的歌聲像熾烈的火焰，燒毀一切舊社會的遺毒，以及一切不

利於社會主義的東西。」fs此時，她仍然是社會主義的捍0者。「五一九運動」期

間，她既在辯論會上為受圍攻的張元勳說過話，也在十二名《紅樓》編輯批評張

元勳「反黨」言論的公開信上簽過名。但她最終還是被判定為「參加了以張元勳

為首的反動集團，以自由出版為名，搞起了反動刊物『廣場』，藉此向我黨和社

會主義進攻」的「右派份子」。幾年後，林昭又升格為「『中國自由青年戰鬥聯盟』

反革命集團主犯」ft。此時她坦承，自己曾是被「極權統治者」「所煽惑利用的天

真純潔的追隨者、盲從者之一」，「1957年在青春熱血與未死之良知的激勵與驅

使之下，成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份子！」「青少年時代思想左傾

那畢竟是舊認識問題，既然從那臭名遠揚反右運動以來，我已日益看穿了那偽

善畫皮下猙獰的羅剎鬼臉，則我斷然不能允許我墮落為甘為暴政奴才的地步。」

對於曾經信仰過的「主義」，她已經沒有任何的留戀：「借用我們少年英雄中一位

闖將的話來說：『假如那所謂的社會主義只意味N對於人的凌虐、迫害與污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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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反社會主義或進攻社會主義就決不是一種恥辱！』」在她起草的「中國自由

青年戰鬥聯盟」綱領中，提倡「私人設廠的經濟路線」。針對起訴書說她「妄圖收

羅各地右派份子，在我國實施資本主義復活」，她批註：「正確地說是：計劃集

合昔年中國大陸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份子，在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上掀

起強有力的、劃時代的文藝復興——人性解放運動！」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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